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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I大数据模型正在重塑生产力的要素结构，但其作用机制与社会后果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以生产力

理论的要素框架为分析起点，并与国际学术界关于技术变革、劳动市场与算法治理的研究展开对话，考

察AI大数据模型驱动生产力变革的理论逻辑。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AI大数据模型通过重塑劳动者的

技能结构、推动劳动资料的智能化、使数据成为核心劳动对象，构成生产力变革的要素基础；在中观层

面，上述要素变革通过创新循环的加速、要素组合效率的提升与产业组织形态的重组，转化为科技创新

驱动、高效能与高质量输出、产业转型升级三重效应，从而将“要素变革”与“效应表现”两个维度联

结为层层递进的因果链条。与此同时，这一进程并非纯粹的增益：它还带来就业结构的替代与极化压力、

算法决策的公平性风险、劳动过程的数字化重构，以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引致的生产关系张力。本文

据此主张，对AI大数据模型的评估应超越单一的效率视角，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与社会成本之间建立

均衡的分析框架，并以相应的制度与治理安排回应其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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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 big data models are reshaping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productive forces, yet their mechanism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remain insufficiently examined. Taking the factor framework of the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and engaging with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n tech-
nological change, labor markets and algorithmic governa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through which AI big data models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at the micro level, AI big data models constitute the factor basi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by reshaping the skill structure of laborers, intellectualizing the instruments of labor, and turning 
data into a core object of labor; at the meso level, these changes are translated into three effects -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high-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output,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 through the acceleration of innovation cycles, the improvement of factor-combina-
tion efficiency,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reby connecting the two di-
mensions of “factor change” and “effect manifestation” into a progressive causal chain. This process, 
however, is not a pure gain: it also generates substitution and polarization pressures in the employ-
ment structure, fairness risks in algorithmic decision-making, a digital reconfiguration of the labor 
process, and tensions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arising from a rising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assessment of AI big data models should move beyond a single efficiency 
perspective and adopt a balanc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weigh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ffi-
ciency gains and social costs, supported by institutional and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addressing 
their social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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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1 世纪技术革命与生产方式变革的浪潮中，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概念不仅反映了当

代技术革命对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的深刻影响，也揭示了发展质量提升背景下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核心动

力。随着“大智 E 云”(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迈向以人工智

能为主导的发展阶段[1]。在此背景下，知识和数据成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其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显著区

别于传统生产要素，为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产业的深度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AI 大数据模型凭借强大的计算能力、先进的算法架构与海量的数据资源，正

在成为重塑生产过程的技术力量[2]。与以往的技术工具不同，AI 大数据模型并不只是替代或延伸人类的

某项具体技能，而是通过知识的编码、重组与生成，介入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与决策机制本身。由此引

出的理论问题是：这种技术力量究竟通过何种机制改变生产力，又会产生哪些超出效率范畴的社会后果？ 
国际学术界围绕技术变革的经济后果已积累了丰厚成果。Acemoglu 与 Restrepo 对美国地方劳动力市

场的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的密集应用显著降低了就业人口比与工资水平，自动化的替代效应在经验层

面得到确认[3]；Autor 则指出，自动化在替代常规任务的同时，也通过生产率提升与新任务创造扩大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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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其对劳动总量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力量的相对强度[4]。二者的分歧提示我们，AI 大数据模型的就

业后果无法由技术属性直接推断，而必须置于具体的任务结构与制度环境中加以考察。 
在生产率维度上，Brynjolfsson 等人提出的“生产率 J 曲线”表明，通用目的技术的收益往往滞后于

投入，企业须先完成无形资产与组织流程的互补性投资，技术红利才会逐步显现[5]。在社会维度上，

Barocas 与 Selbst 关于大数据“差别性影响”的研究揭示，算法模型即便未显式使用敏感变量，也可能通

过代理变量再生产既有的社会不平等[6]。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对 AI 技术的评估需要同时纳入效率、分

配、公平与权力等多重尺度。 
国内研究主要沿着概念阐释与实现路径两条线索展开：刘洋等梳理了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质量提升

的逻辑理路、关键着力点与实践路径[7]，许从洁讨论了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路径选

择[8]。总体来看，已有成果对“AI 大数据模型–生产力要素–生产力效应”之间的微观机制阐释不足，

对技术应用所伴随的风险与生产关系后果的讨论尤为薄弱，也较少与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形成直接对

话。 
有鉴于此，本文的论证按三个层次递进展开：其一，考察 AI 大数据模型如何重塑劳动者、劳动资料

与劳动对象，确立生产力变革的要素基础；其二，阐明上述要素变革向科技创新驱动、高效能与高质量

输出、产业转型升级三重效应转化的微观机制，从而把“要素变革”与“效应表现”两个分析维度联结

为因果链条；其三，引入批判性视角，讨论就业结构冲击、数据伦理与算法公平、数字劳动以及资本有

机构成变化等问题，以避免对技术进步的单向度乐观。 

2. AI 大数据模型驱动生产力要素的变革 

2.1. 技术革命与要素结构的演变 

2.1.1. 当代技术革命的驱动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离不开当代技术革命的深刻驱动。进入 21 世纪以来，“大智 E 云”时代的到

来，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迈入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在于技术的快速迭代

与广泛应用，推动了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在生产领域，大数据技术使海量信息的收集、存储和分析成

为可能，智能化技术通过算法优化和自动化流程提升生产效率；在流通与治理领域，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打破了时空限制，云计算为各类主体提供了灵活而强大的计算能力，基于 AI 大数据的公共管理决策系统

也已在交通调度、环境监测与应急响应等场景中被实际应用[9]。这些技术的协同作用，不仅重塑了传统

的生产模式，也催生了全新的经济形态。 
与此同时，生产要素的创新成为技术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传统经济学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本

被视为主要生产要素；随着技术的进步，知识和数据逐渐成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尤其是数据，作为信息

时代的“石油”，其价值日益凸显。与传统生产要素不同，数据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即随着使用

规模的扩大，其产生的价值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可能呈指数级增长。这种特性为生产效率的提升提供了

巨大潜力，也推动了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转型。例如，制造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

智能制造，农业借助精准农业技术提高产量与可持续性，服务业则通过智能化服务改善用户体验。 

2.1.2. 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现实需求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也是中国经济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现发展质量提升的必然选择[8]。当

前，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关键阶段，要求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

力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创新为首要动力、兼顾协调发展与绿色转型的发展导向，为发展质

量的提升明确了方向；而内需主导、内外需协同的发展格局，则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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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回应了经济发展由规模扩张转向

质量效益提升的内在要求。发展质量的提升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更注重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新质

生产力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坚实支撑。其次，新

质生产力为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抓手。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只有依靠科技创新，

才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最后，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通过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经济的长期可

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2.2.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三要素框架 

2.2.1. 基本内涵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可以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7]。首先，在劳动者层面，新质生产力强调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性。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对劳

动者的知识水平、技能素养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领域，既懂

技术又了解行业知识的专业人才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 
其次，在劳动资料方面，新质生产力以先进技术装备和数字化工具为核心。例如，AI 大数据模型作

为一种新型劳动资料，基于强大计算能力、先进算法和海量数据训练而成，在现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劳动资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使生产过程

更加智能化和柔性化。 
再次，在劳动对象层面，新质生产力将数据视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作为新的劳动对象，其价值

体现在通过对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和挖掘，释放出隐藏的信息与洞察力。这种能力使得企业能够更

好地理解市场需求、优化决策过程，并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最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一定技术水平下，

所有生产要素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产出效率。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和生产组织方式变

革，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2.2.2. 在生产力理论体系中的位置：一个开放的对话框架 
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对当代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总结，也与经典的生产力理论构成对话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

素[10]；这一要素框架为分析技术变革提供了清晰的切入点，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仅凭要素

清单已难以完全解释现代社会的复杂现象。 
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在两个方向上扩展了生产力理论的内涵。一方面，它将知识和数据纳入生产

要素范畴，突破了传统生产力理论主要关注物质要素的局限；另一方面，它强调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

核心地位，与生产力理论中关于科学技术作用的经典论述一脉相承，但更加强调创新对生产力跃升的驱

动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将这一框架视为唯一的分析工具：下文在讨论就业、算法公平与劳动

过程等问题时，将引入任务模型、劳动过程理论与平台劳动研究等不同学术传统，以形成互补而非替代

的解释。 

3. 从要素变革到生产力效应：微观机制 

如果说上文确立的是生产力变革的要素基础，那么本章要回答的是：这些要素变革如何转化为可观

测的生产力效应。本文的基本判断是，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变革构成微观机制，而科技创新

驱动、高效能与高质量输出、产业转型升级则是这一机制在不同层面表现出的结果。三者并非并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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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变革是原因，三重效应是结果与表现，产业转型升级则是微观机制在中观结构上的聚合。 

3.1. 科技创新驱动：劳动资料智能化加速创新循环 

AI 大数据模型的发展首先体现在科技创新层面，而这正是劳动资料智能化带来的直接结果。深度学

习算法、神经网络架构等前沿科技构成了 AI 大数据模型的技术基石，使其能够处理复杂的非线性问题。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Transformer 架构的引入极大地提升了模型的语言理解与生成能力，使机器翻译、

文本生成等任务达到接近人类的水平[11]。更重要的是，当这类模型成为通用的科研与工程工具时，知识

生产的边际成本显著下降：在药物研发中，模型可通过分析海量生物医学数据预测化合物的活性与毒性，

从而压缩筛选周期、降低试错成本，加速新药的发现过程[12]。由此可见，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并不只是“工

具更好用”，而是通过降低知识生产的成本改变了创新循环的速度与组织方式。 

3.2. 高效能与高质量：要素组合效率的提升 

要素组合方式的优化，进一步表现为产出的高效能与高质量。在医疗健康领域，模型可通过分析病

历数据与影像资料快速识别潜在的健康风险，为医生提供辅助诊断建议，缩短诊断时间并提高诊断的准

确性[13]；在金融行业中，AI 大数据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风险评估、信用评分和投资决策等领域，通过分

析历史交易数据和市场动态预测市场走势，帮助投资者制定更为科学的投资策略，从而提高业务处理效

率与决策准确性[14]。这两个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效率与质量的提升并非来自某一要素的单点改进，而

是来自劳动者技能、劳动资料性能与劳动对象(数据)规模三者的重新组合。 

3.3. 产业转型升级：从微观要素到中观结构 

当上述微观机制在行业层面扩散并触发组织与流程重组时，便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AI 大数

据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农业等传统领域，推动生产流程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在智能制造中，机

器视觉、数字孪生等技术被用于优化生产线，实现设备自主决策与能耗动态调控，如汽车制造中涂装机

械臂的精准操作[15]；在智慧农业中，卫星遥感、物联网传感器与 AI 算法相结合，实现农田的精准管理，

例如利用多时相哨兵遥感影像分析撂荒耕地的光谱特征并构建决策树模型，其识别正确率可达 80.79% 
[16]；在智慧牧业的草料管理中，AI 图像识别技术被用于草料品种识别、生长状态监测、产量预测与质

量评估，预测精度达到 90%以上[17]。跨行业的应用能力表明，要素层面的变革一旦与行业知识结合，就

会转化为产业结构层面的实质性调整。 

3.4. 机制链条：一个小结 

综上，AI 大数据模型对生产力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一条递进的链条：数据与算法进入生产过程，重塑

三要素及其组合方式，构成微观基础；要素组合的优化带来创新能力、产出效率与质量的提升，构成直

接效应；当这种提升在行业层面扩散并触发组织与流程重组时，便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构成中

观结果。这一链条同时提示了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要素结构的每一次跃升，都会同时改变劳动与资本

的相对地位，从而产生不容忽视的社会后果。 

4. 风险、挑战与批判性讨论 

上述分析容易给人留下技术进步单向增进社会福利的印象。为避免这一偏向，本章从就业结构、算

法公平、劳动过程与生产关系四个维度，讨论 AI 大数据模型应用所伴随的风险与挑战。 

4.1. 就业结构冲击：替代、极化与技能重构 

首先，AI 大数据模型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Acemoglu 与 Restrepo 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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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应用密集的地区出现了就业与工资的显著下降，替代效应在特定群体与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3]；
Autor 的分析则显示，自动化在压缩常规岗位的同时，扩张了非常规分析型与非常规手工型岗位，形成就

业极化[4]。Brynjolfsson 等人对客服场景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微观的证据：生成式 AI 使员工生产率平均提

升约 15%，且低技能员工的获益幅度更大，但收益的分布并不均衡，技能重构与岗位再配置仍然伴随显

著的摩擦成本[18]。这意味着，AI 大数据模型并非简单地消灭或创造岗位，而是改变岗位内部的任务组

合；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失业风险与技能错配问题，需要职业培训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作出前置性回应。 

4.2. 数据伦理与算法公平性 

其次，数据作为核心劳动对象，其采集与使用过程内含着权力与伦理问题。Barocas 与 Selbst 指出，

算法模型即使不直接使用种族、性别等敏感属性，也可能通过代理变量产生差别性影响，使特定群体在

信贷、招聘等场景中处于系统性不利地位[6]。当 AI 大数据模型深度嵌入生产与管理决策时，这种隐蔽的

歧视会被自动化地复制与放大。此外，训练数据的来源合法性、个人信息边界以及模型输出的责任归属，

都尚未形成稳定的规范框架。因此，模型性能的提升并不必然等同于社会福利的增进，算法的可解释性

与公平性应当与效率一道被视为技术评价的内在维度。 

4.3. 数字劳动与劳动过程的重构 

再次，AI 大数据模型正在改变劳动的组织形态。Fuchs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框架指出，数字

平台上的用户活动、内容生产与数据处理构成了新型的数字劳动，价值的创造与占有在平台结构中发生

分离[19]。Vallas 与 Schor 对零工经济的综述进一步表明，平台通过算法调度、评分与可见性分配实现对

劳动过程的控制，使劳动关系趋于分散化与个体化[20]。在我国的数字经济实践中，AI 大数据模型同样

介入了劳动的分解、计量与评价环节，劳动者技能提升、劳动强度与自主性的变化并非总是同向。这提

示我们，生产力要素的跃升并不自动带来劳动者处境的改善，劳动过程的重构需要在劳动关系与权益保

障层面加以回应。 

4.4. 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与生产关系的深层影响 

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层视角看，AI 大数据模型的应用意味着资本技术构成的显著提高。马

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区分了资本的技术构成与价值构成，并将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反映技术构

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10]。AI 大数据模型作为新型劳动资料，其研发、训练与部

署需要大规模的计算设备、数据资源与高技能劳动力投入，这会提高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进而

改变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对地位。与这一趋势相伴的还有 Brynjolfsson 等人所描述的生产率 J 曲线：由于

互补性投资滞后，效率收益在短期内难以显现，先行主体与中小主体之间的差距可能被进一步拉大[5]。
就此而言，AI 大数据模型所驱动的不仅是生产力的量级变化，更是生产关系层面的重新调整，包括数据

要素的权属安排、算法收益的分配格局以及劳动者在智能化生产中的主体地位。这些问题的解决无法通

过技术本身完成，而必须诉诸制度供给与治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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